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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才的船队上有20多
个人，几天时间的朝夕相处，
使得停航的夜晚，本报记者所
在的船室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诙谐的船长董业成，朴实的

“90后”船员王开成和大副王
开坤，沧桑的船员张立仕……
大家同行、同住、同吃，一起聊
天，一起生活，有活的时候，我
们也力所能及地搭把手。几天
下来，大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
朋友。

对于远离运河的我们，这
船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船队
航行、过闸、船员打缆绳、下锚
等等，我们通过这每一个细节
去了解和感受跑船人的点点
滴滴。

在船上最大的感受就是
在面对闸口时的无尽等待。船
停了，大家暂时都无事可做
了，由于活动受限，船上的生
活是枯燥无味的。坐时间长
了，两个脚都会变得冰凉。到
了夜晚，我们盖了三床被子，
身上的保暖裤和毛衣也没有
脱去。即使这样，还常常被冻
醒。

用河水洗脸、用河水洗
澡、喝骆马湖里的天然水……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尽管在船上的生活多少有些
不适应，但我们每一天都过得
格外充实。

面对这些朴实、可爱的跑
船人，快到目的地时，我们的
心里充满了不舍。我们期待，
再聚船上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难舍船家人

一年有300天
在船上过活
他们自称“船上的人”，日复一日漂在运河上
文/本报记者 马辉 片/本报记者 张晓科

9户船家都有点亲戚关系

17日下午，长度达400余米、
由11条船组成的鲁济宁拖1168号
船队，顺利驶过南四湖抵达微山韩
庄闸口，等待过闸。船队队长王兆
才开着小机船上岸登记。他还有一
个任务，接女儿王秀秀、外孙刘宜
鑫登船相聚。

上船后，刘宜鑫一溜小跑摸到
了姥姥所在的船室，和老人亲得不
得了。王秀秀说，“两位老人都常年
在船上，只有在微山停靠时，才能
上船看看他们。这么冷的天，很挂
念他们。”这是一次短暂的相聚，20
分钟后，小宜鑫又随着妈妈回到岸
边。

相比之下，“80后”加油工马明
国要好得多，他的父亲是其中一条
驳船的船主，一家四口都在船队
上。“只要有活，船队就不会停下
来，即使停下来，也是装货、卸货。
一年基本上有300天是在船上度
过的。回到家里也没有人，反而不
如一家人守在驳船上。有活干，看
到辽阔的水面，心里反倒更踏实。”
马明国说。

船长董业成说，这支船队上有
9户船家，朝夕相处，多多少少都有
些亲戚关系。“闲下来的时候，大家
相互串个门，打打牌，唠唠嗑，除此
之外，也没什么娱乐项目。都是亲
戚，相互之间的辈分忘不了，加上
在运河上来回跑，一块吃苦，感情
比一般的亲戚关系更近。”

在一块儿朝夕相处，也免不了
打些“嘴官司”，尤其是年轻船员

们。20日下午，船队停航等待过徐
州皂河闸，因停航后是否用电的问
题，几名船员发生了争执，闹得很
不愉快。但晚饭时大家又在一起有
说有笑了。“船上就是这样，大家都
从一个锅里吃饭，都是同甘共苦的
人，没有隔夜的气，过去就过去
了。”队长王兆才说。

冬天行船最难挨

时值12月下旬，气温在零度
左右徘徊，漫漫的运河水路上，气
温更是低得让人伸不出手来。对于
船家来说，这是冬季航行中最大的
麻烦。

18日凌晨2点，船队继续一路
南行。古老的大运河上一片漆黑，
只有船舶发动机轰鸣作响。穿着军
大衣、戴着棉手套的董业成，在冰
冷的驾驶室里目视前方，拉着长长
的船队前行。“船上的冬天是最难
挨的，你看我，穿了厚厚三层衣服。
一个夜班6小时，不多穿点根本坐
不住。”

大副王云锁再过几个小时就
要干下个班了，他拿着热水袋到卫
生间里灌热水，准备先暖暖被窝，
然后睡上一觉。在他住的船室里，
即使关上窗子，也能感到有风进
来。他告诉记者，河上的冬夜温度
尤其低，如果天气不好，被子和床
垫都十分潮湿，躺上去特别凉。“已
经习惯了，但长期在河上，腰腿都
不大好了。”

18日晚11点，船队行至枣庄
万年闸，船员们都做好了过闸的准
备。在船队第7个驳船上，船员张

立仕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走了出来。
过闸时，船员的工作量是最大的，
要看船位、打缆绳、下锚，都是在户
外。“过闸的时间不好拿捏，最怕晚
上或凌晨过，站在船上，河风一吹，
脸生疼，冻得难受。”张立仕说。

“进了被窝真不愿意出来。”
董业成说，他虽然开了20多年的
船，但在寒冷的冬夜，从温暖的被
窝到寒冷的驾驶室，他每次都要
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理斗争。

祖祖辈辈吃河水

19日，船队一路南行，出了台
儿庄闸口后不多久便驶进了江苏
境内，水面逐步变得宽阔起来。中
午的天气晴好，在船头工作的几个
小伙子赶紧拿出了洗澡的东西，准
备洗个澡解解乏。

在船头不足3平方米的卫生间
里，靠里的水池子接满了热气腾腾
的洗澡水。加油工马明国说，这些
水来自河里，经过锅炉和水管流进
卫生间，水温可以自己调节。只要
船头的主机正常运行，热水就可以
随时供应。

1 9 日晚上，由于前方皂桥
闸口等待的船较多，王兆才的
船队在窑湾镇骆马湖附近的岸
边停航。吃过晚饭后，船员杨家

尧用桶从河里舀来水，将碗筷
放进去洗涮。他告诉记者，船家
行走千里运河，向来都是取河
里的水用，这几年经过治理，水
质好多了，船家洗脸、洗衣服、
洗菜都用河水。

在船头，大副王云锁正在刷
牙。刷牙所用的水是事先储备的自
来水，船上人称为“好水”。王云锁指
着船头后边的一个水箱告诉记者，

“一水箱能装8吨自来水，够几名船
员吃一两个月的。如果没水了，到
了一些闸口和港口就可以再买些，
一吨10块钱左右，到了水质较好的
骆马湖，也从湖里抽水用，这些水
主要用于饮用、做饭和刷牙。”

“虽然‘好水’足够用，但我们
对运河里的水有足够的感情，用河
水的习惯无法改变。”与运河朝夕
相伴30多年的王兆才说，“船上人
祖祖辈辈都吃河里的水，我们从小
也是这样过来的，全部不用河里水
很难。”

王兆才也表示出了担忧，河水
流动的时候水干净些，但有些航道
的水还是有污染的，想用也不能用
了。这些污染源主要包括船家人的
生活垃圾、油污水及沿岸排放的污
水。“运河水污染了，最麻烦的首先
是船上的人，作为船家人，应该更
加爱惜运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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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跑船的人，一年里有300天在船上度过。他们奔走在

运河两岸的各个码头，装货、卸货、等待、航行，日复一日，甚至淡

忘了时间的概念。他们称自己为“船上的人”，称在陆地上营生的

人为“岸上人”。在他们的眼中，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18日晚，船队队长王兆才在逗自家的小狗“乐乐”。“乐乐”是船队上唯一一只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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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船娘忙着给船
刷漆，这是跑船人由来已久的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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